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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为南京「和解」―架起历史深渊之桥（翻译）

小田博志

北海道大学副教授

衷心地感谢村本邦子女士给我这个参加于 2011 年 10 月，在南京举行的研讨

会的机会。也向胸怀宽广地来迎接我们日本一行的张连红教授和为我们提供这个

相遇机会的沃尔卡斯先生表示由衷的致谢。在此把我个人参加此研讨会的经由，

对研讨会的感想和以及 4 天的南京之行的所感总结出来，愿本文能为促进日中和

平做些贡献，为此实感幸运。

绕道而行的中国之旅

平山顶事件油然浮现于脑海中

也许此行能让我踏上曾经肩负着日中战争的这块土地，成为正视日本关东军

在中国的野蛮行为的开端（同许多日本人一样）。

在 2009 年的第一学期，我请了半年的研究假，去了柏林并居住在那里。我

的主要研究题目是有关德国历史战争和解和民众的阶层运动。具体是把活动的中

心设置在柏林的基督教系的一个团体组织「和平行动·补偿的象征·为和平而奉

献（Aktion Sühnezeichen Friedensdienste）」作为调查的对象。这个团体是 1958

年在罗达·库拉西这个人的号召下设立的。当时因没能禁止纳粹党的非法行为，

所以德国国民一直在这种罪过的意识里承受着煎熬，他们便为遭到破害的人而建

起「补偿的象征」。这个团体是以奉献活动为目的。现今每年约 180 人为长期志

愿者，他们被派遣到 10 多个国家，并且每年夏天在各地都举办着夏令营活动。

我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在捷克得勒记强制收容所遗址举行的夏令营。其中共同

野外调查是在捷克得勒记近郊的里德此这个村庄进行的。确切地说那个村庄是战

争的遗迹。捷克从 1939 年起被德国纳粹党所占领，当时的那个副总督海东力西

于 1942 年在布拉格被暗杀，他因与执行犯有关被判成冤罪在里德此村被杀害，

此事件是在希特勒的指使下执行的。居民大部分（约 500 个）都被虐杀，一些建

筑物也都摧毁。整个村落也全消失。如今此处既是痛诉德国纳粹党野蛮行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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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是追悼居民牺牲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建起了纪念馆。当时和夏令营的成员一

同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在中国也有同样真实的事件发生过」，

那个地方就是平顶山。

平顶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我在 2010 年 3 月去过那里。从东北辽宁省的省

会沈阳向东大约坐 1 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就到了抚顺。那里因拥有巨大的露天煤

矿而闻名。因此日本关东军极力想占领这块土地。于 1931 年 9 月 18 在沈阳近郊

发动了柳条湖事件。第二年，又建立了所谓的「满州国」这个傀儡国家。抚顺煤

矿对日本来说是很重要的煤炭供给源。柳条湖事件的第二年，当地敌视关东军的

势力袭击了抚顺煤矿。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发生此事是非常痛心疾首的。在寻

找犯人的过程中，关东军怀疑这与离煤矿最近的村落平山顶的抵抗势力有关。

1932 年 9 月 16 日关东军把平山顶山的居民都集中到一个地方，为了警戒关东军

实行大屠杀。更残忍的是把还活着的人用枪和剑胡乱刺杀。据说第二天，把堆积

成山的尸体倒上重油烧掉。用炸药摧毁虐杀现场的悬崖，然后把尸体埋起来。据

说牺牲总数为 3000 个人 ( 平山顶山事件诉讼辩护群团 2008)。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的几个原住民，战后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赔偿。判决虽然承认了集团大屠

杀的这个事实却拒绝所索赔。平顶山大屠杀事件可以称为是「亚洲的里德此」。

因比里德此居民虐杀事件早发生了10年，所以倒不如说里德此是「欧洲的平顶山」

比较恰当。

平顶山事件牺牲者的遗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发掘。1972 年建起了「平

山顶殉难同胞遗骨馆」，把当时发掘出来的遗骨，原封不动地展示在那里。现在

作为历史写照平顶山事件的博物馆附设「平頂山惨案遺址紀念館」。在我访问那

里时，还设置了日语翻译。

本文作为南京事件的研究报告，用如此长的篇幅来描述平顶山事件，这是因

在南京事件之前，日本已有侵略中国的历史。为了更好地正视南京大屠杀事件而

写的。因平顶山事件是在日中战争开始 5 年前发生的。战后约 1000 个关东兵被

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自身也认识到所犯的罪行。在东北哈尔滨罪恶滔天

的细菌，毒瓦斯兵器的开发，人体实验等臭名昭著的 731 部队遗迹，至今现存，

那里现今作为博物馆也可供大家参观。

就这样经由欧洲绕道而行，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中国人惨遭日本军加害的遗迹。

我对于历史没有任何认识，就直接踏上中国土地的很多日本年轻学生，实感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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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恐怕像我这样的日本人也并不少。这也许是构造性的问题吧。或许日中两国

相隔的墙壁太高或许记忆的长河太深。所以为此我想我必须在这块土地上架起一

座桥梁。我所经历过的就是意味着这些，一定亲自去那里和跟当地人相互交流，

我期望参加这次的南京研讨会。

在南京的 4天

第一天上午，张教授同时进行了关于南京案件的讲习和故事剧场。那时给我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是听到了一个学生的所感：「对自己的祖母和关东兵有种非

常矛盾的心里」据说战争时关东军给过这个学生祖母的糖果。但是祖母的父亲(这

名学生的曾祖父 ) 又被别的关东兵给残杀。对日本兵的并不是单一的仇恨感情。

类似这样的所见所闻不去现场是体会不到的。

第二天的上午访问了幸存者夏淑琴。夏女士她 8 岁时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

父母和祖父母以及 3 个的兄弟都被日本兵给杀害，母亲和姐姐被日本兵强奸。她

自己又被枪和剑等刺得遍体鳞伤，最后和年幼的妹妹一起在家忍受了 14 天之后

被救援。夏女士痛诉着：“哭啊哭啊直到哭得眼睛都看不见为止。”“「伤口很大，

至今有时还感觉到疼痛。”对此有个日本著述家出版了一本叫「谎言」的书。夏

女士对此气愤至极，向南京以及东京法院提出名誉损坏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对夏

女士的诉讼给予承认，并因被告的上诉被最高法院拒绝，所以夏女士得以胜诉。

来南京之前，有关夏女士以及她个人的一些事情我真是一无所知，感到无比羞悔。

她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民众」分开对待，她说：“你们是无辜的。”( 对参加

这个研讨会的人 ) 那时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夏女士是如何改变自己的想法的呢？

也许在通过在日本诉讼判决时，感受到很多日本的声援者的温暖了吧？也许这才

是修复彼此关系的一把好钥匙，我想去详细地向她询问一下。

能够在这此开研讨会，协助人沃尔卡斯先生的存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正因

为他在，大家才放下心，开诚布公地把话说出来。正如和平学者约翰·伽如道古

先生所言  彼此和解一定需要「中介人」。沃尔卡斯先生正是最好的人选。

第三天，感觉看到了故事剧场的真正价值。有许多来参加的日本人，都变成

了被控诉战争的对象，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其他的日本学生想起自己慈祥

的祖父，作为志愿军去参加战争，不由得和祖父之间产生一种困惑和动摇的感情，

这种感情气氛比故事剧场增大了许多，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把真实的记录告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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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感到一种成就感，此时才认识到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才能真正促进和解才

是。沃尔卡斯先生用「相互人性化」的来表达。就是面对面，把所有能诉说出来

的都倾诉出来，这是切实可行的。这个研讨会也体现了这些，事剧场也能促进人

性化，能起到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

最后一天，大家在扬子江沿岸的燕子矶公园的「遇难同胞纪念石碑」前举行

了追悼仪式。这里是被日军追逼的中国人想远渡对岸，却牺牲的地方。现在这里

成了旅游景点，有很多中国人来此旅游。当日本人和中国人合成一组向纪念碑献

花时，有些入园人站在那里向我们寻问在做着什么呢？其中有个在学习日语，想

去日本九州留学的青年。因为我们的献花仪式使他们排成了相当长的队。虽然是

非正式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流。

到了研讨会尾声时，让每个人都边带着回忆各自表达一下感想。我说：“我

们是座桥梁”，应多互相理解，就是多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换位思考。这 4 天，通

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尝试做了好多事。就好像已超越历史的深渊，架起了中日往来

的一座桥梁一样。

所虑之事 1∶「东亚」的独特性？

这个研讨会，是用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作为「把日中

战后世代作为研究对象，开发新东亚型历史·和平教育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召开的。其中目标之一是对沃尔卡斯先生「HWH（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

tory）」的理念，也许是考虑到东亚独特的条件，去修正、应用的。

所谓「东亚型」是什么，判断这个问题的本身不是简单的事情。「欧美崇尚

个人主义，东亚崇尚集体主义」这种类型论，其实毫无根据的，很死板的化刻板

印象（思维固定模式化）的。尝试所谓「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的背后个人主

义更现代的、先进的、然而集体主义仍然是社会的一个特征，后者像是为前者进

步而服务，暗藏着一张进步图。把这张图放在「近代西方」社会进步的最前端，

「西方」好似是自我意识中的一种幻想。应该有选择地去接受。「西方人」也有

集体主义的行动，「东洋人」也会出现个人行动主义行动。这个差异不是原则上

的问题，而是为了在情况里起到连贯作用的复杂的表达方式而已。

其他也有「这样的东亚特征在欧洲又会怎样」？「这样的日本文化与中国文

化有何不同」？各种框架已经普遍深入到每个人的思想意识里，令人感到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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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只是对一般人而言，比如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这些领域里也

蔓延着像刻板印象一样的学说。这样的思维模式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在没有反

思的前提下，在当今的现实实行中行不通，恐怕也会有脱离现实的可能。

原本「东亚」是否有自己的独立单位？与其他有所不同，就连是否具有独特

性在此不很明确。「亚洲」就是原本「欧洲」所说的不是很方便的领域划分地区。

研讨会期间，一名中国参加者说「日本不承认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日本具有着

“耻辱的文化”所以也不谢罪」。所说的「日本耻辱文化」的这个观点也是典型

的千篇一律刻板印象。那个所言人，恐怕是读过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和刀』

的中文译版吧。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没有来过日本，只是战争时在美国国内

强制收容所里，他采访过日裔美国人，他通过日译英的一些书籍，把「日本文化」

等用固定的方式记述下来。那些最终不过是架空的建筑物。实际上对于「日本文

化」「日本人」的侧面记述也有很多不贴切的内容。当今的文化人类学家，指出

那些记述与日本文化有所不同，「日本文化」实质上是否存在，持有批判的意见。

总之，问题是「东亚实质上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日本兵的残酷暴行的背

景下，是否与日本文化有关」？「对此中国文化又是个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并

不是要论述这些「要超越那些刻板印象，作为‘人’我们如何再重新相逢」，或

者「为此需要的又是什么」？这些才是重要的。

但是我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要具体分析来考虑一下已构成「东亚」历史

上的，地政学的要素的不同。最大的问题是，和欧洲不同的是东亚地区至今仍然

残留着冷战结构。社会不断地分割着，就是朝鲜半岛分割成北朝鲜和韩国的这个

事实。

现实东亚的形成不仅是在地理上的构成，除此以外还有美国和俄罗斯，特别

是美国于 1951 年急着与缔结圣弗兰西斯科和平条约，那时把日本战后的赔偿责

任在政治上弄得很暧昧。在东西冷战中日本把自己套进自营阵。至今美国仍因中

国和北朝鲜「安全保障上的威胁」等借口而相持不下。在日本和韩国不断地设置

军事基地。可以说这种分割已成为东亚战后和解的一个障碍。还要注意的是修复

友好关系和解的当事人限定于日中之间的话，会潜在还包括美国的宏观结构。

冷战构造不是绝对的墙壁。在欧洲，尽管有同样冷战后政治结构上的困难，

西德 ( 当时 ) 的年轻人往来于波兰，譬如作为史迹整备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在

那里建设了住宿、学习、交流设施「奥斯威辛青少年国际交流中心」。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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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我相信就是这一个个微小的活动因子才会形成一个无穷

的力量。

所虑之事 2∶同一性？

「同一性」是本次研讨会的关键词之一。当时只设定用一个国家的「国民」

的同一性这个词，分成 4 人一组进行讨论。有人说「我是中国人」还有人说「我

是日本人」，我说：“我是人，是 20 万年前出生在非的人”时，好多人都感到

很惊奇。为何同一性这种思想意识必须以一个国家的国民为单位呢？原本「同一

性」就像「食品的有限期」( 上野 2005) 一样过去的概念，必须一定有使用这种

概念的必然性吗？

我直率地阐明：我必须接受「构筑主义」的这种看法 ( 上野 2001)。我是「日

本人」我是「中国人」我是「男人」我是「女人」这个所谓的范畴，然后连接起

来被一种性质所固定。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种构筑主义我认为应当把它看作是

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地形成的一种概念。

这个地球上原本不存在国界。那是人随便划出来的。然后再把国境线内的人

圈起来，最后统一下内部的多样性，用来强调与外界的差异。因此国家这个结构

组织也就随之成立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或许是「日本人」，或许

是「中国人」），不过就是作为一种概念而制定出来的。

我认为从构筑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了玩赏思考本身，而是为和平的需要而制

定的。以国家这个单位把人分成类，统合起来的这种想法也就是民族主义。通过

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国家的国民的「同一性」被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就

好像相信一个非常明了的哲理一样深信而不疑。这在民族主义历史起到了暴力性

的作用。相当于成为各国民众的总战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其次就是更惨不

忍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用心理创伤和罪恶的单位来维护国民，如此会可能把民族主义在叫做研讨会

这个微观的场面上会再生产。总而言之千万别陷入「民族主义」的这个圈套里」？

我感觉到好像这次研讨会是围绕着「( 中国 ) 国民和 ( 日本 ) 国民的和解」这个

故事构成办的。但是，用民族主义来驱使人们发动战争从根底上克服是，以国民

这个单位去分类，可以从思考或者「同一性」的这个框架本身中解脱出来吗？把

很明了的民主主义「同一性」作为前提，为了从此解脱出来，我们做的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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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和平工作。

为了从「同一性」和刻板印象解脱出来，需要考虑一下如何被那些形式所镶

套上的？

此次研讨会，每个参加者自身谈论「同一性」这个问题，然后又把日中的这

两把椅子相互而立来互谈，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刻板印象的这个框架。可

是如果别的研讨会上，是没有机会让大家进一步去反思去挖掘刻板印象。为此我

反而觉到最后「日本人」「中国人」这个两元式的区别。正如上文那个学生所诉

的：“对日本兵和祖母那种困惑和动摇的感情一样”。人是生活在现实中，两元

化这个问题是难以阐述清楚的。解决两元化这个问题，汲取微小的力量去做多元

化的工作，又会如何呢？

这是个「继承心理创伤的世代」范围的问题。（这种心理创伤被继承到何时

呢？）原本在考虑「和解」的这个问题上，早已想定基本上的问题「谁与谁的和

解」。并且「谁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这些都作为相关的参加条件。如果即是「日

本人」也是「加害者」，那这些年轻人一定还要继承着祖辈和父辈们的「罪过」

吗？提起中国人，有多少人成为「中国人」「受害者」的子孙呢？在民族主义方

面上，国民有时被象征成「家族」这样的趋向。如果用「我们是加害者的子孙，

他们/她们是受害者的子孙」的观点看问题，是否能放入民族主义这个范围内呢？

某个民族完全都是「受害者」或者「加害者」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上发生

的事情，不应固定为某个特定的民族。一定要抓住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吗？曾

经是受害者的民族时也有可能为另外的一个时代的加害者。也需要人类从历史的

视点抵御这些问题。张教授第一天所陈述的就是要「从人类的视点来扑捉南京事

件」我也持有同样观点。并且在国际讨论会上「南京事件的记忆」（1999 年，

华盛顿大学）的加拿大布鲁克博士提出，「把过去人种·民族间的对立构造的虐

杀历史记录下来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日中战争中发生的事件，也应当做人类的问

题来考虑」我也有同样的想法（笠原 2002：293）。

我自身「作为一个日本人」想了解南京大虐杀的历史。因此不想从「日本人」

的这个单纯划分区域里逃脱出来。我是个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日本人」这是

千真万确的。同时我也知道肩负着一些政治责任。但是我的存在还原不了「日本

人」里，这也是确切的事实。

在研讨会上经常对「感情」作为一个焦点。从构筑主义的立场看，感情也是



241

第二部分　研究报告

在社会上·政治上塑造而成。在这里回忆一下为何具有这种感情，内省工作是必

须的。需要具有形成反思感情的过程的这些才智。曾拥有犹太系的父母，在纳粹

党政权下从德国向巴勒斯坦逃跑的社会心理学家坦波路与纳粹党党员的子孙和

大屠杀生存者的子孙一起共同工作。在他们当中参加者，据说为了尝试他们的

命名，并非一定要使用「和解 reconciliatoin」这个词。用「回顾和相信 To Reflect 

and Trust」这个名称（Bar-On 2008：198-207）。在这个组织里，避开根据（「德

国人」「犹太人」）这些「集体同一性」的讨论，相互叙说个人的故事，就是在

接受对方。在此再反思一下要从集体同一性这个刻板印象（思维固定模式化）中

解脱出来，参加者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属性，而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

所虑之事 3∶伴随着面孔和姓名的记忆

亲临那块土地才体会到远远超过书面上记载的那些内容要生动得多。我由南

京返回日本后，身边的笠原十九衙门先生所编写的著作为主阅览了一番。于是比

以前更能顺畅地更具有实感地理解了好几个方面。

其中有本书是『南京事件和日本人』（笠原 2002）所叙述的是牺牲者的「面

孔和姓名能浮现出」这个地方的论述很重要。就是让我把遇到幸存者·夏淑琴女

士，谈起南京事件时，夏女士具体的面孔和姓名能浮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里引用一下笠原先生的文章。

「至今日本人回顾南京大虐杀时是缺乏记忆牺牲者的「面孔和姓名」(p. 

249)

「我们所谓不知道受害者的名字和面孔，相反就是我们不想记忆起牺牲者曾

受到的悲伤和痛苦。」(p. 250)

「在日本把南京大虐杀数量问题过少地论述，重要的是，不是数量的问题而

是每个牺牲者都在南京过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时，有一天因日军的侵略和野蛮

行为失去了生命。据说在南京中国人的亲戚被杀害，女性被强奸，一想到每个人

承受着的痛苦，让我们必须想起牺牲者每个人的面孔和名字。」(p. 250)

我感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指出。不仅是南京事件，历史上任何各大暴力事件，

回顾历史时常常是用抽象的概念和数字来解释的例子很多。「大屠杀 600 万人犹

太人成为了牺牲者」这个说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类似这种暴力，如果只是

这些，这场屠杀只不过是「他人之事」。相反「如果自己遭遇上」，「如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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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人成为了牺牲者」这时会具体地深思考虑，牺牲者的痛苦会有同样感受。

在参加 2011 年 10 月末在广岛召开的日本和平学会的研究集会时，在酒店餐

厅看到「中国新闻」（2011 年 10 月 29 日 15 页）有这样的报道。在中国随军的

某原日本兵，自费出版了自己的战争加害体验（「面对自我历史 滨田的鹿田先

生自费出版」）。作者在这本书写道，在中国袭击村庄时，「父亲为了庇护患病

女儿，可又在她父亲眼前把那个孩子给杀害，把俘虏的人当做人体实验等毫无隐

藏地记录下来」。以前举行这样讲演时，本人要叙述曾犯下的残酷暴行，对自己

的儿女婚姻是否有影响，他们也有过很痛苦的时期。可是，那时「想起同样袒护

自己女儿的中国人的父亲，感到很愕然失措」据说从那以后，发誓证言活动作为

他的毕生事业。

这个人正是「自己和那个中国的父亲和立场调换」。这个小故事，意味着战

争和军队组织如何把他人当做「敌人」非人化，然后通过士兵在再那里做些非人

化行为。并且再把人从归于人性化可需要多大的力量啊！

总之，是否能感觉到「他人的疼痛」是抑制暴力和维护和平的根本上的重要

条件。但是根据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划分，人际关系被所分割，又会筑起「痛

觉的墙壁」。于是墙壁的外侧的人感觉不到疼痛而失去知觉。

要摧毁这面墙，正如笠原先生所言，用伴随着牺牲者具体的面孔和姓名的方

式来记录下来，应该用「记忆的人性化」去做。在南京的研讨会场上听到夏女士

的谈话，我更确信了应该这样做。然后再加入「感情移入 empathy」的工作里。

试着想像「如果夏女士是自己的祖母」。我想也能需要。体会到上述的原日本兵

所经历的同样过程。这个经过，阅读一下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原日本兵的记录也

有同样的感受。自己（日本兵）想像到在战场上杀害的人，和自己一样都是同样

的人的时候，这也是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

本次研讨会的会场南京师范大学的地区，以前曾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

宣教师米妮沃特琳 (1886-1941) 曾任那里的教员。记录着南京女性受到日军性暴

力（沃特琳 1999）。沃特琳在书中写道：“南京所发生的，希望日本女性也应

有所知作为女性是不能容忍的”。他期待着在日本国内也应该引起反响。这是通

过男女社会性差别向他人的感情移入。把人性化做为一种记忆，为他人感情投入，

也许会有多种多样的渠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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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虑之事 4∶跨越其他现场来领会

要克服历史的分割，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和解同和平工作。经验和智慧的积蓄

是庞大的。在那里不学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同事」和「先辈」存在世界各地。

在这个研讨会上主要是用了艺术和心理疗法的方法。欧洲的「行动·补偿的象征·和

平奉献」，通过机能化的工作（建筑和对老龄人的关怀等）实现了和解。我在「擦

窗户」和「用耳朵来倾听」( 小田 2012) 的论文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

布拉格的事例是纳粹党支持者的孙子，访问犹太系的大屠杀生存者年迈人的家庭

时，就是用擦窗户这个具有实用性的工作发挥了巨大意义的。同上所述，去从事

补偿的象征的志愿者们，在邻接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痕迹那里，建设起国际交

流中心。这里作为学习、住宿的地方，现成为「和平的基础设施」被许多人可使

用。像这样多种渠道上去和解。对于解决南京问题，尝试开拓日中关系，我们会

有好多好多路径去思考。

希望∶不仅都是心理创伤还要有和平的记忆

想着和平，不知不觉话题转换成了战争。我们的讨论往往都会向如此倾向发

展的。为了再不发动战争，把战争悲惨性作为个焦点，留在记忆中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维持和平，没必要再向悲惨战争迂回，和平它本身就是我们的焦点，一

定要铭记在我们的内心的世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但是，可以怀疑「和平

的存在」。不可能像绘画中描写的那样完整无缺，那样的和平是不存在的。但是，

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即使在最激烈战争中时也存在着和平。就像黑暗中的阳光

一样，应该从阳光中寻找焦点，汲取知识，然后变得更强大，这才是接近和平，

光明的方法。

政治学者玛丽 卡如分析冷战后发生的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等，

就是所谓的「新的战争」的『新战争论』。非常深远有趣地指出在「所有的「新

的战争」里，可以发现由于排外主义对抗战争的人民和地区。譬如称呼自己为胡

图族，在自己的地区大量虐杀里保护图西族和胡图族的人们，特别是在萨拉热窝

和波士尼亚等图兹拉这样的城市，人们都是没有特定民族集体所属的，和一些置

身于和平解决的索马里兰的长辈们，他们都是为了要彻底保护市民性的多文化主

义的价值观」（卡尔多—2003：14-15）。在凄惨的旧南斯拉夫，卢旺达，索马

里等的武力纠纷进行中，也确实有不加入战争维护和平的人，但是他们是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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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如何做才与他们一样。为了给未来带来更大希望，从那里我们应该得到

更多有的学习的。类似这样的记忆，都是为了促进和平的丰富资源。把历史中积

极的侧面作为焦点，我希望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可汲取的宝贵经验。

在南京事件中，有「良心的日本人官兵」，也正是在现场遇到的约翰·玛吉

美国宣教师们记录了这些（笠原 2005：338-344）。为此可以想起日本兵吧？他

们最终还是少数派，这也是很例外的存在。如果有多数派，南京事件本身也会阻

止不会发生。虽说有良心的日本人兵存在，其他的士兵所犯下的残酷罪行也免不

了赎罪的。提起「良心性」，原本他们也支持过侵略中国。但是一般人被列入为

人道主义犯罪的情形时，即使存在少数犹豫不定的人，这岂不是还具有一定的意

义的吗？他们为何能做那样，也有必要去探讨一下吗？对于南京事件，把一些有

良心的日本兵的存在说成是「和平的回顾」这也是过大的评价。不光是有心理创

伤的回顾，而且类此侧面回顾，给我们――有极限的――给人性化也带来了希望。

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侵略和战争，如果追溯到约 20 万年前，我们的祖

先是同样在非洲诞生的数千个智人的（奥本海默 2007）。少数的祖先从非洲出来，

分散到世界各地。那里的后裔们偶然分手，分别住在日本和中国，随着时代的延

续，倭国和日本，接着又有隋·唐朝的差异变迁。中国作为先进地区，日本人不

顾安危去那里留学。相反中国孙文和周恩来等来日本，学习一些明治维新以后的

日本情况。

历史持续向前，周恩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容约一千名

日本兵宽大以待，给予他们反思和赎罪的时间。那些日本兵 6 年后，回到日本，

结成「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一直活动于他们加害行为的证言中，用直接加害的

行为来反思自己，他们的活动是自发性的。这在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伴随着老

龄化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解散的同时，年轻的世代又结成了「继承抚顺的

奇特迹会」。

战后在中国「居住」的普通日本人他们回国后，组成了「ABC 企划委员会」

市民团体，在日本启发了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的罪行和日军的遗弃化学武器的问

题(相马1997)运动。以南京事件为题材作合唱曲，有个日本小学老师组织合唱团，

一直在唱着这首歌。这个「紫金草合唱团」完成了在南京的公演，通过民间艺术

的和平交流，确实开展扩大了友好的网络。

这样的和平种子栽种在每个角落，只要放开你的视野就会找到希望。所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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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是谁把这个万能的存在全部给予我们的。和平的种子刚刚发芽，或从小小

的泉水中正流淌着，有一天一定会百泉汇海。

未来的庞大的和平是由无数个小小的和平组合而成，我们每个人就是那一条

条小小的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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